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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文章以《现代汉语词典》及《现代汉语词典补编》所收录的4278个方言词作为考察的对象，着重对现代

汉语方言词在音节结构、词义架构、内部构造上所具有的基本特征进行了初步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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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方言”这个术语来说，它既包括地域方言，也包括社会方言。但在现代汉语言学中，除非特别指明，否则

一般所说的“方言”即指“地域方言”，所以我们这里所讨论的“方言词”实际上就是指“地域方言词”。至于

“社会方言词”，不在本文讨论之列。 

关于“方言词”这个术语的内涵，在学界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方言词指的是在方言地

区流行而尚未成为共同语词汇成员的词语 ；另一种意见认为，方言词指的是共同语词汇中那些来源于方言的成员

。从所持这两种意见的人数来看，前一种意见似乎影响更大一些。但我们比较倾向于后一种意见，因为我们觉

得，我们是在现代汉语词汇的框架内来谈论方言词现象的，这种词汇现象只能是共同语的词汇现象，而不应该是别

的。那些在方言地区流行而尚未成为共同语词汇成员的词语确实也值得研究，但那是某种方言研究的一部分，而不

应该成为现代汉语词汇研究的对象。因此，有的学者建议，将共同语词汇中那些来源于方言的成员称之为“方源

词”，以区别于那些在方言地区流行而尚未成为共同语词汇成员的“方言词”。  

关于现代汉语方言词的状况，我们所知甚少。几乎所有讨论现代汉语词汇现象的专著或现代汉语教材对“方言

词”现象往往是三言两语一笔带过。这种语焉不详的背后所隐藏的是大家对“方言词”这种词汇现象缺乏深入的研

究这么一个现状，我们甚至至今无法获知方言词在音节结构、词义架构、内部构造上所具有的基本特征，更遑论其

他。 

现代汉语词汇家族中有多少方言词，似乎颇难说清楚。我们这里暂且以基本反映现代汉语词汇概貌的《现代汉

语词典》及《现代汉语词典补编》（下简称《词典》）  所收录的4278个方言词（作者案：词典中以<方>标记标

注）作为分析、研究的对象，对方言词的基本特征作一个全方位的考察。 

首先，从音节结构上来看，方言词中两个以上音节的词要大大多于单音节词；同时，在两个以上音节的词中，

虽然双音节词居多，但三音节词（包括一部分四音节词）也竟占到近1/3，是单音节词的两倍多。详见“表一”。 

  

    表一  

     

其次，从词义架构上来看，方言词的词义架构比较简单清晰，即以单义词为主，多义词较少（详见表二）。有

些词在原来的方言中意义丰富，义项很多，但是到了普通话中则义项锐减。如“肉头”一词在北方方言中有10多个

义项：①傻瓜；②称妻子有外遇的人；③吝啬，吝啬鬼；④强而不开明的人；⑤又犟又难对付的人；⑥软弱无能，

窝囊；⑦鱼、肉、瓜、菜和果品的可吃的部分；⑧比喻重点、精华；⑨遇事畏缩，不敢出面；⑩死板等等 ，而到

了普通话中则只保留了其中的①③⑥⑨等4个义项。“噱头”一词在吴方言中原本也有6个义项：①引人发笑的话或

举动；②花招；③本事；④长相，相貌；⑤滑稽；⑥好看等 ，但到了普通话中则只保留了其中的①②⑤等3个义

项。甚至有些原本是多义词的到了普通话词汇家族中就成了单义词。如“光棍”一词在北方方言中拥有10个义项：

①聪明的人；②一无所有的人，无依无靠的人；③袍哥成员的别称；④骗子；⑤英雄，好汉；⑥赌棍；⑦单身汉；

⑧精明，办事利索；⑨爱逞能，爱出风头；⑩形容人气量小，脾气大 ；而到了普通话中则只保留了第七个义项。

又如“派司”在吴语、粤语中均为多义词：①通过；②打桥牌时放弃叫牌；③通行证，工作证；④扑克等，但是到

了普通话中则只表“通行证，工作证”之义。又如“唛”在粤语中也是个多义词：①商标，牌号；②空罐头盒；③

       单音节词       双音节词       多音节词 

数   量        472        2773         1033

百 分 比      11.03       64.82        24.15

例   词 巴、坌、大、

掼、扛 

碍难、差池、哄

弄、噱头、粮子 

白毛风、长生

果、 

后罩房、旮旮

旯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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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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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孙；④筒，罐头盒等，而在普通话中则只表“商标”之义。其他的像“发毛”、“汉子”等单义方言词原本也均

为多义词。而且即使在多义词中，也以包含2个义项的双义词为主，约占89%，三义词极少，只占近9%，至于四义

词、五义词则极为罕见，而包含6个义项的词我们只找到1例。（详见表三） 

  

    表二 

  

    表三 

  

从词的内部语素构成情况来看，方言词中合成词要大大多于单纯词（详见表四）；而单纯词又主要以单音节单

纯词为主体，将“表一”同“表四”对照起来看，可以发现：单音节单纯词要占到单纯词的91.3%。在合成词中，

复合式为主体，附加式次之，重叠式极少（详见表五）；在复合式词中，又以偏正型居多，占到总量的一半强，动

宾型次之，只有偏正型的一半，联合型又次之，只有动宾型的一半，至于主谓型、联合型，则数量较少（详见表

六）。 

  

    表四 

  

    表五 

    表六 

            单义词           多义词 

数   量           3776            502

百 分 比          88.27           11.73

例   词 抄手、抖搂、掇、渍、编

算 

巴望、多咱、卖呆、摆划、道

眼 

     双义词    三义

词 

  四义词 五义词 六义词 

数   

量 

    447     45     7   2   1

百 分 

比 

   89.04    8.96   1.4  0.4  0.2

例   

词 

边厢、粉、

笃定 

兜翻、

撸、清油 

封皮、跟

脚、花头 

大大、

作情 

抓挠 

            单纯词         合成词 

数   量            517          3761

百 分 比           12.09          87.91

例   词 腌臜、浜、煸、胡噜、

筛、虸蚄 

巴结、船户、打脚、敢是、

豆腐衣 

        复合式       重叠式       附加式 

数   量       2886         25        849

百 分 比       76.76        0.66       22.58

例   词 听说、夜饭、姨

娘、诈尸、妆

新、触眼 

粑粑、恶恶实

实、糊糊、囡

囡、失失慌慌 

老酒、近乎、姐

儿、尖溜溜、花

头、屉子 

     联合式    偏正

式 

    动宾式    补充

式 

  主谓式 

数  量 493    1502      815      35     40

百分比 17.09    52.06     28.25     1.21    1.39

例  词 安稳、熬

磨、般

配、稠糊 

庵堂、白

果松、背

篓、长年 

把家、扳

本、包打

听、吃水、

把稳、扯

白、打

紧、打

耳沉、眼

离、心

慌、头



  

这样，我们就可以对现代汉语方言词的基本特征作一个初步的、简单的概括和归纳： 

（1）从音节结构上来看，现代汉语方言词基本采用双音节形式，双音节词成为现代汉语方言词的主体，其次

是三音节（包括一部分四音节）形式，较少采用单音节形式。 

（2）从词义架构上来看，现代汉语方言词以单义词为主，单义词竟占总数的将近90%，而且即使是多义词，也

以包含2个义项的双义词为主，词义架构简单清晰，一般不存在辗转引申的情况。 

（3）从词的内部结构来看，现代汉语方言词以合成词为主体，单纯词很少；在合成词中，主要采用词根复合

的方式构词，附加式次之，重叠式极少；在复合式词中，又以偏正型居多，占到复合词总量的一半强，动宾型次

之，只有偏正型的一半，联合型又次之，只有动宾型的一半，主谓型和联合型数量很少。 

  

在对《词典》所收录的方言词的基本特征的考察中，我们还有一些意外的收获。 

首先，我们发现有10个被《词典》标注为方言词的，同时也是音译外来词（详见表七） 。这些词显然是作为

借词先进入到某个或某些方言中，开始只在特定的地域内使用，如“水汀、巴士”等作为来自英语的异域词开始只

是在吴方言区和粤方言区使用，后来才同其他方言词一道进入到普通话的词汇系统中。从这里可以看到，方言词同

外来词实际上是存在着交叉的，虽然两者均属于现代汉语特殊来源的词汇，但两者并非完全不相容。像“堪达罕、

派司、水门汀、巴士、凡立水、菲林、裂巴、听”等，既可以看作是方言词，也可以看作是外来词。所以，严格地

讲，方言词所对应的是共同语词，正如外来词所对应的是本民族词一样。之所以人们往往将两者放在一起讨论，是

因为对普通话固有词语来说，方言词、外来词均属于借词，均为有着特殊来源的词——与它们对立的是传承词。 

     

  

    表七 

  

其次，我们发现，在4728个方言词中，与普通话非方言词构成同音同形词的竟多达621个，占全部方言词的

13.13%。如：打问、打头儿、大白、大班等。可见，从各大方言词汇中吸收一部分词语进入普通话词汇是形成现代

汉语同音同形词的一条重要途径。还有一部分词与普通话非方言词形成同素逆序同义词。这类词我们共找到23个，

兹列如下： 

笆篱——篱笆、倒反——反倒、较比——比较、闹热——热闹、人客——客人、 

是凡——凡是、扎挣——挣扎、才刚——刚才、该应——应该、规正——正规、 

鸡公——公鸡、栏栅——栅栏、利便——便利、利麻——麻利、溜滑——滑溜、 

怕惧——惧怕、钱纸——纸钱、头势——势头、图希——希图、腿绑——绑腿、 

味气——气味、噪聒——聒噪、直正——正直 

  
这几十对词，前者同后者理性义完全相同，所以《词典》也便用后者来诠释前者。 

此外，普通话非方言词中所存在的同形异义现象在方言词中也存在。如“打眼1”表“惹人注意”之义，而

凑拢 搭帮 住、定当 难、天晓

得 

词    

目 

堪达

罕 

派司 水门

汀 

水

汀 

巴

士 

凡立

水 

菲林 裂

巴 

唛 听 

方言种

类 

北京

话 

吴

语/

粤

语/

西南

官话 

吴

语/

东北

官

话/

西南

官

话/

江淮

官话 

吴

语 

粤

语 

不详 粤

语/

客家

话/

闽语 

东

北 

官

话 

粤

语 

吴

语 

外来语

种 

蒙古 英 英 英 英 英 英 俄 英 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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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眼2”则表“买东西没看出毛病，上了当”之义；“打药1”表“旧时走江湖的医生卖的药”之义，而“打药

2”则表“买中药”之义。两者的区别在于“打眼2”与“打药2”结构比较松散，中间可以插入其他成分；而“打

眼1”与“打药1”中间则不能插入其他成分。这一点，《词典》在注音时都加以了区别。 

另外，我们注意到，在普通话非方言词汇中，双音节或多音节词后面带上后缀“子、儿”后若不改变词性，一

般也不会改变理性义；而方言词则并非都如此，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形： 

一种情形是：双音节词带上后缀“子、儿”后，理性义不同，但两者或多或少地存在着某种联系。如： 

“笆篱”表“篱笆”之义，“笆篱子”则表“监狱”之义； 

“老爷”指的是“外祖父”，而“老爷子”则有两个意思：①尊称年老的男子；②对人称自己的或对方的年老

的父亲； 

“吃瘪”指的是“伏输”，而“吃瘪子”则指“吃亏，受窘”； 

“大面”  指的是“大花脸”，而“大面儿”则指“表面”或“面子”； 

“爷们” 指的是“男人”或“丈夫”，而“爷们儿”则指“长辈男子和晚辈男子的合称”； 

“跟脚”有3个意思：①旧指跟随主人出门，照料伺候；②孩子跟随大人，不肯离开；③鞋大小合适，便于走

路；而“跟脚儿”则仅表“随即”之义。 

另一种情形是：双音节词带上后缀“子、儿”后，理性义不同，而且两者也看不出有什么联系。如： 

“姑娘”指的是“姑母”或“丈夫的姐妹”，而“姑娘儿”却指“妓女”； 

“上人” 指的是“父母或祖父母”，而“上人儿”却指“指陆续有顾客来”。 

当然，也存在双音节词带上后缀“子、儿”后，理性义完全一样的现象，如“出门”与“出门子”均表“出

嫁”，“坟山”与“坟山子”均表“用做坟地的山”、“高大的坟头”、“坟墓后的土围子”等意思，但这样的现

象比较罕见。 

最后谈谈方言词同口语词的关系。 

方言词同口语词不是一码事。虽然在通常情况下，方言词往往就是口语词，即在表达上方言词往往具有俚俗

性，口语化，形象性等特征。如“零嘴”之于“零食”，“拔白”之于“黎明”，“摆子”之于“疟疾”等，前者

相对于后者而言，其鲜明的口语色彩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口语词是着眼于词的适用语域对词所进行的分类，口语

词相对的是书面语词；而方言词则是着眼于词的来源对词所进行的分类，方言词相对的是共同语词。口语词的数量

要大大多于方言词，因为它除了包括方言词之外，还包括“白班儿”、“白搭”、“重孙”、“抽搭”等普通话非

方言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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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现代汉语词典》收录了相当数量的方言词, 本文从这些资料做出了一些富有价值的分析和

论述。一向以来, 特别是在处理本文之后, 我们深感《现汉》似有需要在每个方言词之后加注它们所来

自的方言区, 以便让一般读者对这些词语有较为明确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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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现代汉语》（增订二版）上册第307页，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  
. 参见刘叔新《汉语描写词汇学》第244~245页。 
.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补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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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 
. 参见许宝华、宫田一郎《汉语方言大词典》第二卷，第1985、1986页，中华书局，1998。 
. 参见 许宝华、宫田一郎《汉语方言大词典》第一卷，第216、217页。 
. 参见许宝华、宫田一郎《汉语方言大词典》第一卷，第1434页。 
. 表中“方言种类”一栏依据的是许宝华、宫田一郎的《汉语方言大词典》。 
. 本词条已从《词典（修订本）》中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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